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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我要去南京23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这一天晚上郑教授再次来看我，他
一点儿没客套，劈头就问：“你听说过百
瑞莲拍卖行吗？”

这个名字我依稀有点印象，好像是
香港的一家古玩拍卖行。

“你确定钟爱华和梅素兰没跟你提
过这个？”郑教授紧盯着我的双眼，有点
不大信任我。

“绝对没有。”我肯定地回答，“发生
什么事了？”

郑教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

递给我，展开一看，原来是香港的《大
公报》，就在头版头条，我看到了一则
新闻。

百瑞莲宣称，他们从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收藏家手里得到了《清明上河图》
的真品，计划公开拍卖，所得款项均捐献
给希望工程。百瑞莲同时表示，他们愿
意与专业的鉴定机构合作，厘清真相。

郑教授说：“唉，只怕人家是醉翁之
意不在酒啊。”

“你说什么？”我一愣。
“你别忘了，《清明上河图》在国内是

不让买卖的。”我无力地坐回到病床上。
《清明上河图》的真品收藏于故

宫，严禁买卖。如果这幅画被证实是
假的，那么香港百瑞莲的藏画自然就
成了真品。香港还没回归，内地法律
管辖不到，届时老朝奉只消把真品通
过百瑞莲进行公开拍卖，便可获得一
笔巨额资金。

足足一个晚上，我心神不宁地在屋
子里来回踱步。

不知到了几点，枕头旁的手机忽然
响了起来，我机械地站起身来接电话，
里面传来一个冷淡的男人声音。

“是许愿吗？”男人很不客气。
“是。”
对方说：“黄烟烟是你女朋友吗？

你知道她出差来南京吗？她让人给抓
起来了。”

“什么？”

“涉嫌伤人和盗窃二级文物，已经
被我们警方给拘留了。”

我压低了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叫黄烟烟的女人跑到戴鹤轩

家里，抢了一件古董，还把他打伤了，来
了三四个保安才把她制服。现在派出所
已经依法把她拘留，可能以盗窃罪和伤
害罪起诉。惹谁不好，偏惹戴老师。”

我不知道这个戴鹤轩是什么来头，
问了一句：“你是谁？”

“我是看守所的，叫姚天，可别让我
等太久。”男人留了个联系方式，然后把
电话挂了。

烟烟说她去南京做几位前辈的工
作，怎么可能去姓戴的家里盗窃古
董？难道这也是老朝奉打击五脉的其
中一步？

我缓缓站直身子，眼神变得坚毅起
来。《清明上河图》的争端也许我没资格
参与，但烟烟我绝不会不管。我要离开
医院，我要去南京。

我在黑暗里正换着衣服，一个苍老
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来：“小许，你要去
哪儿？”我连忙回头，看到病房门口站着
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

“刘……刘老爷子……”我的声音
立刻结巴起来。

刘一鸣道：“别站在门口，跟我去外
头坐坐，慢慢讲来。”我只得搀着他的胳
膊，一起走到外面的走廊上，找了个长
椅坐下。

我别无选择，只得把整个事件说给
他听，说了大概一个小时，等我讲完，刘
一鸣沉吟片刻说：“我问你，老朝奉这一
局，棋眼在何处？”

“《清明上河图》的真伪。”我立即
回答。

“不错，你要破开这个局，就得找到
决定性的证据，证明这两幅《清明上河
图》孰真孰伪。只有你，也只有这张底
牌，才能拯救危局。”

“那是一张什么底牌？”
“什么底牌我也不知道。我只知

道，那是关于《清明上河图》的一个大秘
密，但这个秘密是什么，我就不清楚
了。我只能给你一个名字，此人姓戴，
叫戴鹤轩，当年也曾在《清明上河图》鉴
定组。”

我大吃一惊：“仙鹤的鹤，轩敞
的轩？”

刘一鸣颇觉意外：“哦？你认
识他？”

于是我把烟烟在南京遭遇的事情
说了一遍。刘一鸣看了我一眼恍然大
悟：“你刚才是打算偷偷溜出去到南京
救人？”

“是。”
刘一鸣看了看走廊上的时钟，说：

“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吧，方震会帮你安
排好的。”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20 跳槽做监理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嫌苦还干什么工程，挑肥拣瘦
的。”他有些生气，随即又将话题一转，

“你现在的工作又不对口，待遇也不咋
样，不如跟我出来闯吧。”

闯，对于我那朝九晚五、一成不变
的生活而言，就像一枚石子投入宁静的
湖面，发出悦耳的声响，也荡开一层又
一层涟漪。

我有些心动，但还是踌躇不决。
“考虑一下，咱老爷们儿就该出来

闯荡天下，多见见世面，不要窝在温室
里过小日子。你到这边来，哥绝对不会
亏待你，这个项目相当不错，光是土方
量就非常可观，而且这是市政工程，付
款方式也挺靠谱。”

当人到山穷水尽又遇柳暗花明之
时，便会轻易皈依命运之说，而此时我
尤为相信这是上天赐予我的千载难逢
的翻身机会。

于是，我一口答应下来。
在监理公司的那一年，我对工程

方面的工作颇为厌倦，但现在我已经
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要闯出一片天
地，要赚取足以让我安身立命的资本，
向凌一尧证明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
窝囊废。

当我愉快地将这件事情告知凌一
尧时，她却非常生气，拿起枕头便砸了
过来，责问道：“谁让你答应下来的，为
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

“有什么好商量的？这样的机会可
不是大街上随便就能捡来的，就算南京
的大街上可以捡，我下手不快也会被别
人捷足先登。”

“那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南京？”
我顿时觉得她不可理喻，反驳道：

“那你要怎么样？又嫌我没出息，又嫌
我走得远，我总不能在家骑着竹马给你
建功立业吧？”

凌一尧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没有开
口。我知道，我伤到她了。

她明白我意已决，再也没有作过多
的阻拦，默默地给我收拾行李，而后与
我一起站在马路旁边，等候前往海边的
长途汽车。

我总觉得时间还早，临走时再告别
一下也无妨，但客车突然出现，售票员
不等车停稳便探出脑袋大喊：“快点上
来！巡逻车来了就要罚款了！”

我赶紧拎着行李箱跳上客车，来不
及给凌一尧一个拥抱。当客车再次开
动时，她站在卷起的尘土里，头发在风
中飘动，抬手向我轻轻一挥，我整颗心
猛地沉了下去。

我得有多大的决心，才会踏上一条
离她越来越远的路呀？

每当我喝醉了酒感到天旋地转时，
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无数个凌一尧的
身影。那个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清
秀又稚气的凌一尧；那个在昏暗路灯下
偷偷塞字条给我的凌一尧；那个一接吻
就会忍不住闭上双眼的凌一尧；那个睡
到半夜突然抱住我的胳膊说“我爱你”
的凌一尧。

但唯有那个站在黄昏余晖中无奈
地目送我远去的凌一尧，最让我寝食不
安，甚至哪天让我死不瞑目。

我要去的不是海滨度假胜地，而是
位于黄海滩头的工地，条件非常艰苦，
苦不堪言。

这里的气候非常恶劣，紫外线强度
高，海风像刀子一样，脚下的土地看似

坚实，但踩上10秒钟就能踩出一个吃
人的陷阱。我们住在活动板房里，而工
人们直接搭了简易窝棚，外面的风雨敲
大鼓，里面的风雨唱小调。除此之外，
饮水也是很大的问题，钻井打出来的都
是黄褐色的咸水，无法饮用，只能从十
几公里之外的小镇运水。

我入职的第一天，快乐的海鸟便向
我展示它独特的欢迎方式——当我信
步走在滩地上时，几只海鸟在我的头顶
上方不停地盘旋怪叫，那种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情景太让人感动了，我一度将
自己想象成在草原上扬鞭策马，身后鹰
雕翱翔的郭靖。

可惜，那几只海鸟突然神经质地俯
冲下来，对我发动车轮战，在快要啄到
我头顶时又怪叫着飞了上去。我正要
破口大骂，一团湿漉漉的东西落下来，
不偏不倚地砸在我的肩膀上，原来那是
白花花的鸟粪。

我打电话将这些事说给凌一尧听，
但她还在生我的气，幸灾乐祸地说：“你
就知足吧，那鸟本来要把粪便丢进你嘴
里的，可惜技艺不精丢偏了，下次你可
没这么好运。”

“我又没惹它们！”
“可你惹我了！它们就是我的怨

念变成的精卫鸟，专门去海边教训
你的。”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